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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 Lucy 相约一起

做头发。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 已经等

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

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叫你打车的

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

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

大波浪拉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建议我烫

成小卷———时下最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 260 元的

韩国烫发水和 150 元的国产烫发水之间选了后者，

Lucy 立马和发型师插话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

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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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烫发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

好。”我没有坚持，尽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

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候，我只需要付国

产烫发水的价钱，而 Lucy 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

Lucy 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

手之后还是朋友。

Lucy，26 岁，广州本地人。三年前与一位香港已

婚的建筑师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成为

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奶”。她在广州的日子看起来光

鲜惬意，在市中心租住了一套一居室，出门就打车；

用雅诗兰黛和迪奥的化妆品，背 LV 包包，挂 Gucci

的手机链；每日与朋友们出入咖啡厅和酒吧，定期去

香港购物，到各地旅游。

Lucy 是我访谈的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广州本地

女性中的一例。和 Lucy 一样，她们大多时尚靓丽，追

求有品位高消费的生活。通过深描和分析城市女性

进入、维系（以及计划离开）包养关系的过程与策略，

本文将探讨她们对时尚消费和亲密感情追求中的矛

盾和冲突，并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本土性别观念和

社会网络如何互相交织，形塑她们的身份认同、群体

归属与亲密关系选择。

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的城市社会经历了一场消

费革命，各种此前闻所未闻、甚至无从想象的商品和

服务都被引入国内市场[1]。在大众传媒、公司广告的

推动下，消费文化日益兴起，重新建构着关于现代生

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的想象。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帮

助新兴的中产阶级自我定位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

老练的“公民 - 消费者”[2]。昂贵的奢侈品和休闲活

动向市场改革中崛起的经济精英们推销着一种值得

渴望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3][4][5]。社

会地位较低的低收入群体也不遗余力地按照新标准

消费。一些研究表明，消费为那些在新的社会秩序中

对自身的位置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如农民工，提供了

一种融入城市文化并获得现代身份的感受①[6][7][8]。

正如社会学家指出，消费除了满足个体的需求

之外，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情感意义，对于消费行为的

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理解。一

些学者指出，消费往往是一种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

的行为，比如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

blen）在关于“炫耀性消费”的经典阐述中谈到，人们

消费特定的物品是为了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地位，

从而获得他人的艳羡或重视[9]。消费不仅是一种“区

隔人群”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

径。人们往往通过为他人购买和赠送商品来表达关

心和爱意，从而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10]。在消费主义

日益兴盛的今天，情感的表达已经越来越被市场所

主导，已经形成某种高度依赖于商品的“爱的物质文

化”[11][12]。一些新近的研究指出，消费日益成为在社

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

式。很多时候，人们购买特定的物品或服务与其说为

了获得让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不如说更多为了获得

他人的承认和尊重，以享有社会交往的平等机会。比

如，社会学家阿里森·普赫（Allison Pugh）通过对儿童

消费文化的研究提出“尊严经济”（economy of digni-

ty）的概念，意指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

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普赫发

现，流行的玩具和消费经验构成了儿童之间社会交

往的重要话题，即儿童“尊严经济”的重要筹码，如果

缺乏被群体认可的消费经验，就容易被排除在群体

生活之外，难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群体归属感[13]。

本文借鉴普赫的“尊严经济”的概念，强调消费

行为与个体尊严和群体归属之间的重要关联，着重

阐述时尚消费对城市女性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

形塑，并分析在剧烈的社会流动中维持特定的身份

和群体归属对这些女性的特殊意义。文章还将深入

描绘女性消费文化与亲密关系的勾连，并嵌入中国

市场转型期的性别秩序中展开讨论。市场改革以来，

本质主义的性别文化兴起，男女之间性别分工和差

异的“自然化”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女性的身体、外貌

和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被视为

一种不可多得的资源, 使女性身体走向商品化、客体

化的消费时尚[14]，消费女性也成为新贵群体进行成

① 然而，正如潘毅指出的，尽管农民工试图通过参与消费来使自己成为城市的一份子，但由于收入微薄，他们的消费行为实

际上强化了其在城市中的弱势地位，凸显了他们的农村背景，参见 Ngai Pun.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3,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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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选择和结盟的重要手段[15]。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

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

“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

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16]。

与此同时，在亲密关系中，性别分化也进一步彰显。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女

性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中往往缺乏获得物质资源的

平等机会，很多女性的消费能力要高度依赖亲密关

系中男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

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因素，在亲密关系中男

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耀

的。在消费文化和性别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对于缺乏

市场机会、来自中下阶层家庭的城市女性而言，与有

钱男性的婚外亲密关系不仅使她们能够实践心神向

往的现代都市女性身份，而且帮助她们获得和维系

有尊严的社会生活。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笔者于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以及 2007 年 6 月、8 月在广州和宁波进

行的关于婚外包养的田野调查。笔者对婚外包养的

界定采取“社会生成”的方式，即由知情者给我介绍

他们认为的处于婚外包养关系的当事人，然后分析

这些关系的特点，由此总结婚外包养的通常理解。本

研究收集到的个案具有三方面的相似性：（1）相对长

期的同居关系，往往有固定的共同居所；（2）同居关

系中一方为已婚男性；（3）另一方为男方合法配偶外

的女性，并在经济上由男方供养。笔者对 16 位在包

养关系中的女性（即俗称的“二奶”）进行了多次深度

访谈，到受访者家串门，并参加她们的日常娱乐和社

交活动（比如朋友聚会、泡吧、唱卡拉 OK、逛街、美

容美发）。其中 7 人是广州本地人，多数为初中或高

中学历，她们的男伴多为生意人或高级白领，其余 9

位是外地女性，为寻求工作机会来到广州或宁波。本

文的分析以广州本地女性的生活经历为主②。为保护

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③。笔者从受访者

主体视角出发，通过情景化（contexualized）的方式阐

释婚外包养关系对城市中下层女性的意义，将其个

体选择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分析，透视城市

女性的亲密关系与其人生轨迹和社会生活的勾连④。

为了更好地展示社会情境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下文

将深描 Lucy 的案例并辅以来自其他受访者的材料，

来对相关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二、通过消费维系自我认同和群体归属

Lucy 生长在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父母在她上

小学的时候离异，她跟母亲和外祖母一起生活。18

岁时，Lucy 交了第一个男朋友，比她大两岁，是做生

意的，两人感情发展顺利，并有结婚打算。在交往的

五年多里，Lucy 不再工作，由男友供养。后来男友生

意失败，提出分手。“他觉得我会拖累他……那个时

候他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回忆往事，Lucy 依

旧感到委屈。

分手后，Lucy 去了深圳，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

一个饰品店，但生意不好，不得不继续依靠朋友给她

介绍的追求者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来维持生活。直到

半年后遇到她的现任男友———一个已婚的香港建筑

师。“我不喜欢他”，Lucy 坦言，“但我需要有人照顾

我”。关系确立后，Lucy 关了店铺，回到广州，男友给

的每月 10000 块钱左右的生活费，够她基本的日常

开销，包括租房、打车、和朋友外出吃饭、泡酒吧和咖

啡店。

这三年间，Lucy 也曾尝试找过一些工作，她有

高中文化，学过一些平面设计，朋友给她介绍一些办

公室文员的工作，月薪在 2000-2500 元，但每份工

作都干不过一个月，用她朋友的话说：“一个月挣的

还不够她逛街一次花的呢。”

②笔者在别处展开论述了外地打工妹在包养关系中的经验，可参见肖索未：《“双重边缘”：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体验》，

《中国青年研究》2014 年第 5 期；肖索未：《“今天不知明天事”：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困境》，《中国研究》2010 年春秋季合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③一些城市女性喜欢用英文名称呼自己，本文中也用英文化名替代。取“洋名”也是这些女性时尚都市身份的一种体现。

④ 对于受访女性个体而言，进入包养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个体行动的逻辑是在特定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

文化框架下形成的。也正因如此，笔者“同情地”（empathetically）理解受访者的亲密关系选择，但并不意味着认同包养关系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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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时尚美女，Lucy 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她

说：“对女生来说，样子是最重要的。好的样子让你感

觉很好。”对她而言，“美丽的女性形象”首先意味着

通过消费生产出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妆容和性感的

身材。为此她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每天出门前

化妆 1-2 个小时，每周做一次美容，每年至少换两

三次发型；她还花了 1 万块钱隆鼻，并考虑去做个腹

部抽脂手术。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波多（Susan

Bordo）指出，受市场利益驱动的各种流行广告和商

业形象已经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的“正常状态”，并

通过建构女性的主体性来发挥作用[17]。在市场改革

时期的中国，外貌被认为是“自然”的女性特质，构成

了女性“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18]。美容产业的兴起

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外表

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

认真对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

其次，“美丽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种通过消费对自身

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展现。Lucy 相信名牌，对此

知之甚多。她相信使用名牌可以使人看起来更“高

级”，也更“漂亮”。因此，对品牌和时尚的了如指掌和

恰当使用也是她保持理想外表的关键。为了跟上最

新的时尚动态，Lucy 会定期（一般每月一次）去香港

逛街，并经常更新衣柜和化妆品。

身体是 Lucy 需要进行投资的一项资产，以保持

对男人的吸引力。她越是性感时尚，就有越多的男性

追求，得到男人们的喜爱和追求是其女性魅力的重

要体现。与此同时，保持对男性的吸引力也有工具性

的意义，便于建立亲密关系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

更为重要的是，时尚的物品和生活方式是 Lucy

维系自己在朋友圈子里的身份地位的重要凭证。

Lucy 的闺蜜们是一群在广州土生土长（或小时候就

随家人搬来广州）的女孩子。她们年轻漂亮，装扮新

潮，在一起只说粤语。Lucy 与她们相识很久，有几个

一起长大，有几个是上学时候的朋友，还有几个通过

彼此的朋友相识。她们中除了个别自己做生意，大多

依赖男友供养（一些是正牌男友，另一些则跟 Lucy

的情况类似）。Lucy 告诉我，与闺蜜们相比，她算“过

得很惨”了。她们中有人在二沙岛（广州最昂贵的居

住区之一）拥有一套别墅，有人开雷克萨斯或奔驰，

还有人把刚过季的普拉达（Prada）手提包送给家里

的保姆了。和女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最主要话题就是

美容、新款的名牌包、衣服、化妆品以及男人。Lucy

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她们会觉得你很没意思，懒

得理你了。”Lucy 还记得一次一个朋友背了个当地

品牌的手提包去聚会，被女伴们奚落了好一阵，“大

家问她是不是刚从农村回来”。

换而言之，在 Lucy 生活的成人世界里，时尚消

费是其“尊严经济”———确认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

体活动并获得认可的社会意义系统[13]———的重要筹

码，用以维系社交活动和群体认可。对 Lucy 而言，使

用品牌化妆品、奢侈品牌的包包以及参加各种昂贵

的消费服务与其说是为了彰显“高人一等”的社会地

位，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

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避免被朋友圈子

边缘化或排斥⑤。在市场改革带来的阶层结构的巨大

变迁中，消费已经成为人群分化的重要标志。社会阶

层的剧烈分化使得人们对自身地位产生了高度不确

定和不安全感。通过消费跟上主流推崇的生活方式，

维系与原有社会群体的连接与其说是为了获得向上

流动，不如说是为了避免遭遇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

Lucy 极力避免因经济匮乏而无法维系原有的生活

方式，因“消费不足”而与原有的社会网络脱节———

这将使她陷入向下社会流动的危机体验⑥。

与 Lucy 相似，受访的其他广州本地女性进入包

养关系多是长期由男性提供经济支持的一个延续。

这些女性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从 20 岁左右就

⑤ 笔者曾要求 Lucy 介绍我认识她最有钱的两个女朋友，她犹豫片刻后拒绝了：“她们不爱说普通话，而且她们很年轻很骄傲

的，肯定跟你聊不来。”在广州调研时，笔者作为在美国留学的博士生身份所承载的文化资本曾经帮笔者突破了很多的壁垒，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缺乏身体资本和时尚消费经验，使得笔者难以接触最“高端”的研究对象，这也从侧面说明时尚消

费对于维系 Lucy 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身份的重要性。

⑥ 维系资源丰富的社会网络对 Lucy 而言还有很多实质性的好处，可以帮助她在亲密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关于这一

点，笔者将在之后关于“社会支持网络”的探讨中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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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没有固定工作，成为全职女友或者全职太太，他

们在恋爱或者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可能短期从事比

如服务员之类的工作，但是很快会进入另外一段关

系，继续由男性供养。对这些女性而言，进入稳定的、

有婚姻期待的两性关系是最佳选择。然而，随着社会

分层的加剧，并不是每个（单身）男性都有能力供养

并支持她们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经济

稳定的、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只是她们连续性的、由

男伴供养的恋爱关系中的一段，是未能遇到结婚对

象时“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

一些受访者也曾梦想自己赚钱过上好日子，如

阿菲，“我想找赚钱的工作，没学历啊。我想做生意，

没钱投资啊”。这些广州本地女性没有人拥有高中以

上学历，她们本身的家庭也不富裕。尽管与许多我访

谈的外地打工妹相比，她们可以依赖社会关系找到

更高收入的工作，但远远无法支持她们为维系原有

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所需要的消费水平。

三、包养关系中的交易与尊严

在当地盛行的性别观念中，亲密关系中男性对

女性的供养备受鼓励和推崇：男人供养女人不仅是

自然的，甚至是合理的。受访女性身边的不少女性朋

友、亲戚和熟人都是靠男人养活的，不一定作为二

奶，而是正牌的妻子或女朋友。对于这些女性而言，

被男人养着没有什么问题，差别只是在于是否（有可

能）结婚，而能不能遇到理想的结婚对象很大程度上

倚赖“命数”。比如阿雪的妹妹嫁了一个本地人，妹夫

近年来生意越做越好，钱赚得越来越多；因而妹妹过

上了闲适的生活，每天喝茶、逛街、打麻将。对比妹妹

的“好命”，阿雪说：“我的命不好，我的第一个（男人）

是嗨药（即吸毒）的。”然而，与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

护的婚姻关系不同，婚外包养关系对于男性的行为

几乎没有社会约束，而女性需要运用各种策略如甜

言蜜语、额外的“情感劳动”等实现自己的需求。

凭借男友每月给她的生活费，Lucy 在广州的日

子还不错，但对于她想要购买的奢侈品而言，这些钱

是不够的。因此，Lucy 需要想办法向男友讨要更多

财物。她说：

香港人很虚伪的，你接触多了就了解了，嘴巴上

很好听的，但是不会去做的。他说：我很爱你啊，我想

给很多的钱你啊。但是，我现在很穷啊，没钱啊，我没

能力啊。其实他有钱的，就是不想给，还装出可怜的

样子。（怎么知道他有钱？）他过几天就给自己买东西

了，什么枪啊，衣服啊。

Lucy 从男友处得到的金钱数额并不是严格固

定的。男友每次来找她的时候都会给她几千元，具体

数额同 Lucy 的需求有关，因此，找到让男友觉得合

理的理由很关键。相处三年来，Lucy 发现，相比于购

买奢侈品，男友更愿意为一些实际的需求买单，如安

装和更换家庭设施、支付医疗费用以及给家人购买

生日礼物。因此，Lucy 会编些故事来向她的男友要

钱，比如亲戚过生日或家里某个电器坏了。“但这种

借口不能用多了”，她说，“他会怀疑的”。而节假日、

生日以及周年纪念日则是 Lucy 向男友讨要贵重礼

物———尤其是她想要的奢侈品———的重要时机。

对于男友口头表达的爱意，Lucy 并不全然相

信；甜言蜜语仅仅是为了得到她的忠诚，但她借机向

他提出各种物质方面的要求，以作为爱的证明。为了

向男友表明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常常向他展示女

友们从男友处获赠的礼物，Lucy 说道：“我跟他说贝

贝生日的时候，她老公送了她一辆雷克萨斯。我说我

知道你钱没那么多，你给我买个浪琴的手表好不

好？”Lucy 深谙“爱的物质文化”[12]，通过强调礼物交

换的情感意义和圈内行情，Lucy 促使男友用物质来

“兑现”他的爱；对照那些更为富有的朋友，她将自己

的物质诉求表述得合情合理。

不仅如此，Lucy 还通过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

“挣得”物质回馈。在婚外包养关系中，被包养的女性

一般来说都会从事大量的情感劳动，忍受情绪暴力、

压抑负面情绪或迎合对方需求，以使男友在家中感

到放松、受到遵从并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19]。然而，

当 Lucy 期待得到一份昂贵的礼物时，她会花费额外

的力气来讨好男友。例如，在她生日的前一个月，

Lucy 向我多次抱怨男友最近如何恶劣地对待她。她

说：“要不是他答应给我买 LV 包包做生日礼物，我

才不忍他呢！”

与其他处于包养关系中的女性（尤其外地打工

妹）相比，Lucy 对自身感情的工具性使用最为纯熟。

一次我同 Lucy 一起吃火锅闲聊，她向我列数了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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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男友处得到的昂贵礼物。正为自己的聪明和伎

俩得意之时，她突然说道：“大家都有付出嘛，其实我

付出的更多。他付出的是钱，我付出的是青春啊。虽

然他管不到我，但是每个月要见两三次的，要陪他。”

Lucy 试图用这种公平交易的逻辑告诉我，她得

到的是对其付出的合理回报。她既不是不劳而获，也

不是靠色相骗取男人钱财的女人，她仅仅是亲密关

系游戏中的一个诚实玩家。公平交易逻辑帮助 Lucy

合理化了她目前的亲密关系处境：男友从她这里获

得身体和情感上的愉悦，她以此换得经济上的实利。

在很大程度上，她有意识地商品化了身体和感情，将

它们当作通过投资能够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本”。但

为此她也不得不付出不小的代价，比如失去对情绪

的掌控能力。Lucy 说：“我以前脾气还可以的，但是

现在越来越坏了，Betty 她们也这么说，很容易着急，

生气，都是被他害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气啊，这

里很难受（捂胸口），闷得厉害，还要忍他。”

尽管 Lucy 有意识地通过情感上的付出获得经

济上的补偿，但她拒绝一味隐忍受气，并积极捍卫自

己作为“女朋友”的情感底线和权利。当男友表现得

过分粗鲁或不可理喻的时候，她会作出反击。比如，

有天晚上，Lucy 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大家玩得正

高兴，Lucy 的男友打电话过来，得知女友在酒吧后，

开始发脾气。Lucy 下楼哄了他 40 多分钟，对方依旧

不依不饶，Lucy 决定不再忍受：

他跟我说：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泡吧；我很不

喜欢我的女朋友喝酒；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喝醉；

我很不喜欢我的女朋友跟其他男仔玩。我说：这就是

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啊。他说：那说明我们两个不合适

在一起。我说：是啊。他气得要命。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进去了，他们在等我了，就把

电话给盖（挂）了。他气死了。

“我不是他的佣人”，Lucy 解释道，“他说他喜欢

我，很爱我，那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呢？”Lucy 的爆发

不仅意在提醒她的男友，他在情感上所求过多付出

太少，并再次强调了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界限，其中

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彼此尊重和情感上的相互付出。

虽然很多时候为了维持这段关系，Lucy 不得不在事

后为自己的“冲动”而向男友道歉，但也有时候她的

“反击”则帮助她成功地把握了关系的主动权———包

括那次在酒吧挂了男友电话。几天后，她的男友打电

话向她道歉，并提出送她一盒高档化妆品以表达歉

意。成功的反击不仅使 Lucy 填补了情感赤字，还给

她带来了物质利益。对此，Lucy 如此认识，“男人很

贱的，他们觉得太容易得到了，就没有兴趣了”。

除此之外，Lucy 还要求男友对她保持忠诚，不

能约会其他女性，只要发现他勾搭女生的蛛丝马迹，

她就会提出抗议。一次，男友来广州看望她时，一个

深圳女人给他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Lucy

怀疑两人有瓜葛，于是生气地对她男友说，如果他爱

她，那就不要和其他女人通电话。尽管男友并不心甘

情愿，但为了证明他的忠诚和体贴，还是照做了。

在分享了击退潜在竞争者的成功经验后，Lucy

提醒我说：“我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生气，而是我觉

得我配他多了，还要啃他（忍受他），他还扣女（泡

妞）。”Lucy 将男友对她的忠诚视为自我价值的一种

确认：作为年轻漂亮的都市女性，她在亲密关系市场

中具有较高价值，爱和忠诚是亲密关系中地位较低

的一方给予地位较高的一方的回报。与此同时，积极

要求男友在情感和性关系上的忠诚也是 Lucy 将自

己所处的亲密关系与交易性性关系区分开来的重要

方式，帮助她确认和维护自己在这段不受法律和社

会习俗保护的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

在受访的广州本地女性中，Lucy 是其中最善于

在亲密关系中争取经济和情感“利益”的一位，对待

亲密关系更类似于在进行一场公平交易的市场游

戏。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Lucy 对其男友的浪漫情感

的投入是最少的。其他受访女性与男伴的情感依恋

程度各有不同，但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议价策略，比

如，每月应该得到的金钱数额，应得的礼物，男友陪

伴她们的时间以及情感付出。这些城市女性对于如

何在亲密关系中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表现得积极而

富于策略，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谈判优势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她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有效的

支持网络对城市女性在包养关系中占据主动是至关

重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处于单纯的市场契约

和家庭契约之外的亲密关系中⑦，在矛盾冲突的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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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关于亲密关系的市场契约和家庭契约的论述，请参见宋少鹏：《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 2014 年“东

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开放时代》2014 年第 5 期。

⑧ Lucy 很少找家里要钱。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她的父母各自有了新的家庭，她感到自己不属于这两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

她还表示，自己成年以后还依赖父母是件羞耻的事，她不希望家人为她担心。

语和性伦理中建构自身生活的意义。对于包养关系

中的城市女性而言，她们对于包养关系的总体性认

知趋于类婚姻 / 恋爱关系，以区分于单纯的钱色交

易。男性提供的金钱和物质被赋予了重要的情感意

义：男伴提供共同的居所代表了一种稳定关系的承

诺，每月的供给是对她们的生活照顾，礼物则是表达

爱意的重要符号；她们也就男性的情感付出有所要

求，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与此

同时，一些女性也借用“公平交易”和“个体选择”的

市场逻辑，一定程度上将包养关系工具化和去感情

化，摆脱家庭伦理对她们性 / 情感忠贞的束缚，在缺

乏制度性保护、地位不对等的包养关系中寻求更多

的主动性和安全感。

四、包养关系之外的社会支持网络

因为男友一般每月只过来两个周末，Lucy 有大

把的时间自己打发。她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睡

到中午，随便在家吃个午饭，比如下碗方面便，然后

打一圈电话，约上几个闺蜜购物或做美容，之后再去

咖啡店小坐聊天。傍晚和朋友们相约晚饭，晚饭后，

再和另一群朋友一起去酒吧或卡拉 OK。

在与闺蜜们的下午聚会中，她们分享各种最新

的时尚资讯以及美容小诀窍。比如，一个朋友告诉

Lucy，用蓝色睫毛膏可以使眼睛看起来更明亮动人。

如果有人刚去过日本或香港的话，则会将她们了解

到的信息广而告之。她们还互相交流对付男人的经

验和技巧，比如，如何保持对男人的吸引力，如何让

男人出钱给她们买她们想要的昂贵商品，男人的某

些行为代表什么，等等。

除了交流各种技巧诀窍，Lucy 还从女友们那里

得到情感支持，比如，当她和男友吵架、受气的时候，

她最好的朋友会安慰她。此外，她的不少女友———尤

其是那些同样要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的朋友———往往

也需要对她们的男友进行“情感劳动”，忍气吞声或

刻意讨好。她们聚在一起时，会纷纷抱怨她们的男

友，并为彼此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她们会

用贬损的语言来称呼她们的男友，比如把他叫做“傻

閪（hai）”（即“傻 B”“白痴”），抖露男友的丑事，炫耀

自己背着他“扣仔”（“找其他男人”），以此宣示自己

对男友的某种象征性胜利。通过这种“集体泄愤”的

仪式，Lucy 释放了她在情感付出上不对等的包养关

系中遭受的某些苦痛和委屈。

除了闺蜜圈，Lucy 在广州还有很多朋友和熟

人，其中大部分也都是广州本地人。她每天出入各种

咖啡馆、餐厅、酒吧和夜总会，进一步拓展了她的社

交圈，为她的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每当她与男友吵

架，男友暂时中断对她的经济支持的时候，她可以向

朋友们借钱或通过朋友介绍工作来维持生活⑧。

其他六位广州本地女性也都有类似的支持网

络。和 Lucy 一样，她们通常都有一群闺蜜以及从小

建立起来的社交关系网，这是她们物质和情感支持

的重要来源。住在广州市郊的四位离异妇女在十几

岁时便成了朋友，十多年来她们依然通过不同的方

式互相支持。在调研期间，这四位女性都由已婚男人

供养。她们几乎每天呆在一起，搓麻将、购物、吃饭、

去酒吧、去卡拉 OK 唱歌，还一起外出旅游。阿菲每

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阿雪讨论那一天

她们想要做什么。当她为同男友的关系感到烦恼的

时候，她就会打电话给其他三人来寻求安慰或建议。

她说：“跟她们说也没什么用，心理感觉好点。”

这些住在广州市郊的女人们也都受益于一个由

亲戚和熟人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阿婉是这四个二

奶中经济来源最不稳定的一个，她的男友是当地一

家建筑公司的工头。由于只有在工程结束后才能拿

钱，有时他会没钱给阿婉。在缺钱的时候，阿婉就会

请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工作，在男友挣到钱后，她再把

工作辞掉。我在广州做调研的那一年中，阿婉做过两

份临时工，其中的一份工作是在她朋友开的夜总会

里当部长，另一份工作则是她阿姨介绍的，在广东本

地的一家流行服饰店做收银员，但每份工作她都没

干满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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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州本地女性所建立和维系的社会关系网

给她们带来了应急的物质资源，给予她们情感和精

神上的支持，帮助她们度过亲密关系中的“不稳定

期”。这些女性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也使她们———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某个时刻决定是否要中断

这段关系。

五、对未来的打算：向往婚姻

一天晚上，我陪 Lucy 回她的公寓去拿两本她向

我推荐的书。知道我研究亲密关系，她建议我读一下

张小娴的书，这位香港作家对两性关系有着深刻的

洞见。在开门前，她提醒我房间很乱，因为她已经有

好几天没有打扫了。她将堆放在米色长沙发上的衣

服推至一边，给我腾出坐的地方，然后快速清理了茶

几上的一个吃剩的面碗。“中午吃的，我懒得收拾”，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你是个女的，所以被你看

见也没关系”。

她给我拿来了张小娴的书，大声地朗读了其中

她最喜欢的一篇文章《将来的那个人》：

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一个人，只要想象一下，当他

年老，卧病在床的时候，你愿意照顾他吗？想到他老

病的时候，你已经有些沮丧，那么，他决不是能够跟

你厮守的人……当你年老，病在床上的时候，你也愿

意由他来照顾你吗？只要他在，你就放心了。那么，他

是你寻觅的人。你只希望他是来探病的朋友，而不是

夜里抱你上厕所的人呢，那么，你要找的人，不是他。

在最软弱的时候，你会想念的那个人；在那个人最软

弱的时候，你会怜惜的，你们才是彼此将来的那个

人。

Lucy 似乎就是用这篇文章的观点来检视她对

男人的真实感受的。她向我袒露了之前有一位条件

不错的追求者，而且单身，“我不喜欢他，就是拿他解

闷的，一起玩。但是他要是生病了，我肯定马上就会

逃开；如果我老了，我也不会愿意是他抱我去上厕

所。所以我觉得自己肯定不喜欢他，后来就分手了”。

Lucy26 岁了，家人已经开始催促她快点结婚稳

定下来。她向家人隐瞒了她同香港男人的关系，只是

告诉他们交了一个男朋友，但不够结婚对象的条件。

为了安抚家人同时避免成为剩女，Lucy 设定了一个

目标，要在 28 岁之前结婚。问及对另一半的要求，她

说了三条：合眼缘 / 有感觉、对她好、有一定的经济

基础。Lucy 说：“我要求很低的，有房有车，每个月可

以收两万就可以了。”2005 年，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

年收入是 18287 元，这个“很低”的要求超过了 90 %

的广州人的收入水平。

作为漂亮女生，Lucy 在朋友们的派对上遇到过

不少追求者，但迄今没有一个开花结果。此外，Lucy

还上交友网站寻觅结婚对象，收到了很多男性的询

问和关注，从中等收入的白领到商人和企业家。然而

Lucy 所面对的困境在于，她很难找到一个既认真对

她又有良好经济基础的男人。对一些认真的追求者，

Lucy 不满意他们的经济实力；讽刺的是，她对那些

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追求者常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例如，Lucy 如此评价她曾经约会过的一个男人，这

个男人 35 岁，在广州有一家公司：“条件这么好的男

人怎么还单身呢？他肯定和我男朋友一样就是玩玩

的。”她的包养经历着实让她很容易怀疑男人的意

图。

谈及对未来的打算，所有的受访广州本地女性

都和 Lucy 一样，希望找到一个有感情又有经济基础

的男人结婚，安定下来。Jamie 跟现在的男友———一

个已婚的 4S 店老板已经五年有余，感觉“离不开他”

了，她希望男友离婚娶她，但不知道愿望何时能够实

现。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她计划怀孕———她相信孩

子可以稳固她同男友的关系；将来，即便男友对她失

去兴趣，还是会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其他五位都和

Lucy 一样，认为目前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尽管她

们对男友抱有不同程度的感情，但并没有打算永远

跟随这个男人。她们积极寻找机会，利用身处资源丰

富的社会网络的优势，结识新的男伴以便缔结有婚

姻可能的恋爱关系（即使是痴情的 Jamie，在和男友

认识的最初两年当中也曾不时地约会其他男人）。

受劳动市场的性别结构、原生家庭和教育水平

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女性在没有找到理想的

男性建立婚姻关系以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下，“退而

求其次”寻求已婚男性的包养关系作为临时替代。但

是，她们大多希望从一段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

充满不确定性的婚外包养回到“正轨”———进入符合

社会习俗的婚内供养，并在这个更替中维持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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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婚外性关系往往是男性性

特权的一种表现，是男权制（抑或男性对女性的支配

性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20][21]。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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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密切关联[22][23][24][25]。在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市场

经济生产体系中，女性群体被结构性地剥夺了进入

市场平等获取物质资源的权利，她们的生活并不完

全取决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而更大程度上

在于她们选择的男性伴侣的市场位置[26]。 因此，对

于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而言，通过男性伴

侣获得经济保障，甚至“退而求其次”，愿意接受已婚

男性的包养，维系“体面”的消费生活，不失为一种策

略。

本文进一步指出，一些城市女性通过已婚男性

的物质供给参与时尚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个体物

质欲求和向上流动的企图，更是她们参与群体生活，

获得社会归属的重要方式。而这正与中国社会剧烈

的阶层分化、消费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绑架”以及推

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的“复兴”有着密切关联。对

一些城市女性而言，成为“二奶”不受法律保护，背离

主流道德，甚至比包养她们的男性受到更多的舆论

谴责。然而，这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免于陷入另一种

“危机”，即被原有的朋友圈子抛弃以及由此带来的

向下流动的失落与恐惧。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在市

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新兴的消费

主义交织在一起，深深地影响着年轻女性的人生选

择与生命体验。

（下转第 48 页）

37



Tamara Villareal Ford, Geneve Gil and Laura Stein.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M]. SAGE

Publication,2001.

[4]UNESCO. World Communication Report[R].1989.

[5]Atton, Chris. Approaching Alternative Media: Theory and Methodology[J/OL]. http://www.ourmedianet.org/papers/om2001/Atton.om

2001.pdf, 2001.

[6]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

[7]冯媛.家庭暴力干预培训系列教材———媒体工作者培训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卜卫.社会性别与儿童报道培训手册[M].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版,2006.

[9]Karen Ross and Carolyn M. Byerly. Women and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10]Wei Bu. Organizing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Exploring the Use of a Popular Theatre Troupe as Alternative Media in Rural China[J].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ese Studies, Edited by Nicola Spakowski and Cecilia Milwertz,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Berliner

China-Hefte), 2005, (29).

责任编辑：含章

Industry[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6, 46 (15).

[16]Osburg, John. Anxious Wealth: 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7]Bordo, Susan.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M]. Berkeley, Lod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8]Rofel, Lisa.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9]肖索未.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J]. 社会学评论, 2013, (5).

[20]Cornell, R. W.. Gender and Powe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MacKinnon, Catherine A..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1982, 7(3).
[22]Lawson, Annett and Colin Samson. Age, Gender and Adulter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39(3).
[23]Richardson, Laurel. Secrecy and Statu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orbidden Relationship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8,
53(2).

[24]Thompson, Anthony P.. Extramarital Sex: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J].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83, 19(1).
[25]Treas, Judith and Deirdre Giesen. Sexual Infidelity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ing[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 62(1).
[26]Collier, Jane. From Duty to Desire: Remaking Families in A Spanish V illa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玉静

（上接第 37 页）

48


